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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
如何捕鱼

腌笃鲜

万水归海

“虬江十八弯，
弯弯到江湾”，江湾
镇因水而成，因水
而兴，因水而盛。

上海水域常见的鱼类，有
鲤鱼、鲫鱼。每年4—5月在湖
荡、江河草丛中，一般用“小
篮”“小笼”或雄鲤诱捕产卵亲
鱼，7—11月用麦钓、玉米钓
捕捞。每年3—4月，渔民则在
江湖河沟滩边，挑灯夜捕，用
鱼叉、铁钓捕捉塘鳢鱼（菜花
鱼），也捕捉螺蛳。

每年7—9月遇狂风暴雨
夜，是捕捉野生鳗鲡的最佳时
机，历史上在黄浦江及其主要支
流（水流较急的江河）张簖、张珠
网、杠网，一昼夜可捕鳗鲡几十
公斤至几百公斤，以青浦淀峰拦
路港产量最高，商榻、金泽、沈巷
一带潮水港是主要产区，青浦
1981年捕获5万多公斤。

每年4—10月，是捕黄鳝
的时节。在市郊农田、垄沟、河
江水草上张竹笼诱捕，在稻田
里张铁钓捕捉，一般每艘船日
产10—15公斤。这个季节也
是捕捞河虾的季节。在湖泊区
及通潮河江中，4—10月用虾
笼张捕，每船日产10—15公
斤，5—6月在急水江河张珠
网，日产10—20公斤。

秋天，人们用张簖、张网、
拖网捕捉河蟹。青浦西部湖泊
水面，设簖捕捉，一昼夜旺发
产蟹高达三四百公斤；张网、
拖网一般产几公斤至十多公
斤。青浦最高年产量为1957年
的30多万公斤。之后几年河蟹
产量锐减。1974年起郊县渔业
社队采购崇明蟹苗放养，增殖
河蟹资源，年产量有所回升。
之后随着蟹苗放养数量多少
而次年河蟹产量相应增减。

常用捕捞方式有围网。有
小塘网、大塘网、绞网、踏网。
这些网具需要多条渔船协同
操作，围捕水面大，在中、小型
湖泊生产，产量较高，能捕获
各种鱼类，青浦湖泊地区采用
较多。1970年松江塔汇乡东渔
村6户渔民集资制造总长500
多米的大围网，耗资 8万多
元，在天仙湖捕捞，曾称“江南
第一网”。年产鱼达2万公斤。

定置渔具类里有簖。有硬
簖、软簖、虾簖。硬簖设置在江
河宽敞流急的水口，形如城
墙，横截河流，拦阻鱼路，使鱼
类随潮流游入簖内。簖用竹
桩、竹帘或网片建筑而成，在
簖箔上设捉鱼虾笼梢、猛狩鳗
桥、捉蟹的挂篮蟹篮。软簖一般
设置在湖荡内，帘箔围栏范围
较大，形成几个夹弄，诱鱼进入
簖内捕捉。

（摘编自《上海渔业志》）

■龙钢

1959年的初春，上海市民颜红生
拿着铁锹、竹篮、扁担等工具，脚穿雨
鞋，走过春生桥（江湾镇人称“香花
桥”），向着家门口不远的江湾市河（走
马塘）集结，开始了疏浚市河活动。

此次疏浚活动，东自淞沪铁路桥
（江湾镇人称“洋桥”），西至斜塘河口
（江湾镇人称“新浜”）的黄家桥，全长
400多米。当时，宝山县江湾镇（1984
年9月划归虹口区）和江湾公社发动
了镇上居民、驻镇解放军官兵、工商
界人士、镇南大队、奎照大队、胜利大
队、纪念大队、镇北大队等数千人，组
成了规模颇大的治河大军，对市河进
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疏浚治理。

历史上的吴淞江曾是太湖流域
最大的河流，从太湖发源，东流至今
浦东高桥附近注入大海。由于淤塞严
重，明初河流下游改道，成为今天上
海市区的苏州河。废弃的吴淞江下游
故道遂被叫作“旧吴淞江”或“旧江”，
“旧江”又讹作“虬江”，走向大致相当
于今西虬江、虬江路、东虬江。“江湾”
之名见于北宋时期的著录，以其是吴
淞江下游的第一个商贸卡口而称“商
量湾”，又称“江湾”。
“虬江十八弯，弯弯到江湾”，江

湾镇因水而成，因水而兴，因水而盛。
当时，江湾镇区域内河流纵横，河、
浜、沟、湖遍布江湾镇境内，密如蛛网，
主干河道市河边上，有好几个水运码
头（江湾人称之为“地货行”）及木行、
竹行、石料行。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里
进进出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以
同当年的公平路码头、十六铺码头相
提并论。这些“地货行”主要从事城乡
物资交流，船只大多从苏浙两省及今
已划归上海市的周边几个县而来，由
此在市河北面逐渐形成了历经几百年
不衰的万安路商业街。此街在宝山县
乃至市区范围内都较有名气。

河多桥也多。当年江湾镇市河上
有三大古桥非常有名——万安桥、春
生桥、韶嘉桥，是老江湾人辨识方位、
回忆往昔的重要地标。

颜红生后来回忆道，60多年前的
市河非常繁忙，站在桥上可以看到各
路船只来回交会，船工们驾驭船只，
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河中。涨潮时，船
工会将船停靠在岸边，等退潮时驾船
安全过桥洞。有时过桥洞时，船工还
会用船篙揿住水桥头挑出去的跳板，
让船只正常行驶。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初江湾镇市
河还有两条客轮航线，一条与今天的
嘉定南翔往返，一条与上海（指市中
心）往返。

春生桥
香花随风飘落桥上

春生桥位于市河与走马塘、沙泾
港的交汇处。根据地方志记载，此桥
建于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年），
系环洞石桥，1922年改建平桥。桥名
“春生”，寓意着春天万物复苏、生机
盎然，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
愿。春生桥在江湾镇本地居民口口相
传中，又被称为“香花桥”。

年少时，父亲经常带着笔者或坐
公交97路头班车，或步行30多分钟，
从住家的广中路到江湾镇去买菜。那
时江湾镇还属市郊宝山县，市区菜场

蔬菜少，一次只能买到两个品种，而该
镇附近的农民会把刚从田里摘下的菜
拿到菜场卖，品种也比市区菜场多，因
而周边居民常去江湾镇买菜。

记得当时天还没亮，借着月光，父
亲和笔者走过春生桥，前面的春生街
上就有一家菜场。买完菜后，便在桥堍
旁的一家羊肉面馆，挑选临市河的座
位，点上两碗面、一盆白切羊肉，看着
河面上随风荡漾的河水和远处微微发
光的天空，美美地吃上一顿早餐。

作为市河的关键节点，春生桥曾
是连接江湾镇两岸的重要通道，也是
昔日繁忙水运的枢纽。桥上人来人

往，桥下船只穿梭，是江湾镇商业繁
荣的重要见证。

20世纪90年代，由于“年久失
浚，河道淤塞，形同泄水沟，且污染严
重”，为改善环境卫生，“填没市河西段
400米，铺路建房成街市，沿河春生桥
等均废圮”，1996年出版刊行的《江湾
镇续志》这样描述了春生桥的消失。就
此，春生桥成为江湾镇人的记忆。而作
为春生桥的延续，目前尚存的春生路，
成为春生桥历史文脉的印记。

万安桥
万福安好、远离苦难

据记载，万安桥原为木桥，位于
万寿街上。20世纪初，镇上居民金永
祥、陆显周募捐资金后建为石桥，后
改为水泥桥。该桥横跨于贯穿江湾镇
中心的市河之上，是一座具有代表性
的桥梁，它是连接万寿街与春生街的
重要通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
江湾镇在重建过程中，将镇东的这座
桥命名“万安桥”，并以此命名邻近的
“万安路”，寄托了民众对平安的深切
愿望。

早年江湾镇辖区内寺庙众多，古
刹林立，香火兴盛。玉佛寺、保宁寺、
昆福寺、崇福寺、关帝庙、俞泾庙等寺
庙云集，是上海寺庙最集中的地区。
两次淞沪会战，虽使江湾镇遭到毁灭
性破坏，多数寺庙遭毁，但仍有三处
重要的道观寺庙——东王庙、三观
堂、牛郎庙保留了下来。每当农历正
月初一、十五，人们都会到寺庙去祈
福，希望借此远离苦难与疾病的困
扰，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

除了寺庙云集外，早年万安路一
带，药店药铺也林立，汇聚了众多中医
药大师和医学名家，如赵怀德堂、顾泰
山堂、同德堂、老泰山堂、陆存仁堂、亦
仁堂等，吸引着周边乡镇的百姓前来求
医问药，这些药店药铺的存在，也反映
了江湾镇市民对“万福安好、远离苦难”
的期许。

万安路613号，曾经是声名显赫的
中药铺顾泰山堂，已有百年历史。1957
年公私合营后，它更名为“江湾药店”，
后被虹口区医药药材公司接管。店内陈
列着500余种中药材，从珍贵的灵芝到
普通的甘草，每一味药材都经过精心挑
选。切片机、打粉机、称重器等设备一应
俱全。1997年，江湾药店改制，成为上海
雷允上北区药业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更
广，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

老江湾居民顾富生回忆，小时候自
己常常肚子疼，没有食欲，面黄肌瘦，但
一直不知何因。父母带其到江湾药店问
诊。医生耐心地询问了顾富生的情况，
并仔细查看了舌苔。经过诊断，医生确

定顾富生得了肝炎，开了几帖中药给顾
富生，并在药店代煎了中药，顾富生吃
后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为此，父母还带
着顾富生在万安桥上来回走了三趟，希
望今后不再头疼脑热，远离疾病。

韶嘉桥
见证“三月廿八轧江湾”

韶嘉桥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是由李心陶、王兆震募建，原为条石
重力式人行桥，两边有铁管栏杆，长17.5
米，宽1.2米。2001年，当地政府出资对其
进行了重新修建，保留了古意。

此桥也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中唯
一一座古廊桥。廊桥整体像龙，桥北首
顶点高高耸立像龙头，桥身似龙体，顶
层褐色琉璃瓦似龙鳞，横跨于河道上
方，有如飞龙探海，又如海龙升天。
“三月廿八轧江湾”是流传于江湾

镇地区老一辈居民之间的民俗谚语，指
的是每年的农历三月廿八日在韶嘉桥
周边举行的庙会活动。

旧时韶嘉桥周边江湾镇中心六华
里长的大街（现为万安路），每到这一
日，处处热闹。四乡的农民为了出售农
产品或农副产品，或购些农业生产资
料，再添置些南北货、日用物件，都会笃
悠悠地“上江湾”。这天，许多住在吴
淞、彭浦、大场等地的人也会来“轧江
湾”，甚至连住在市中心的人也会乘上
淞沪铁路小火车来凑热闹，整个庙会
活动中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笑语欢声，
不绝于耳。
“三月廿八轧江湾”是当年居住在周

围十里八乡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件节日大
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江湾人，在老一辈
江湾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江湾镇居住了60余年的“老江
湾”倪海军向笔者讲述了
当年“轧江湾”的情景：
“每到农历三月，全镇的
学校都会放假三天，大人
小孩就开始盼着庙会的
到来……那一天，一大清
早，韶嘉桥上人头攒动，
大街上锣、钹、磬、笙、笛
声，交织成一片，台阁、龙
灯、丝竹队伍一队接一
队，热闹非凡。”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庙会这一天是
一年中难得的吃、喝、玩、
乐的好日子，逛都逛不
够。1986年，最后一次庙
会举行后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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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嘉桥位置示意图 金涛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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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困窘的老朋友

这是1942年9月下旬的一个星期
天，此时昆明天气已很凉爽，一辆美军
吉普车正穿过闹市区。昆明城里多石板
路，车子颠簸地在手推车、搬运夫、小贩
和行人中间穿梭来去。路上熙熙攘攘，
司机不时嘟嘟嘟地按着喇叭也无济于
事，只好嘭嘭嘭地敲着车身的铁门，催
人让道。车上有六个人，“车夫”是个人
高马大很体面的洋人，其余都是中国
人。他们有的穿西装，有的穿中山装，
还有的套着汉装马甲。有的戴礼帽，有
的戴草帽，有的干脆袒露着两边倒的
分头。他们挤在小小的空间里，不管车
子颠簸，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路人见
这一车人，就像中西菜肴的大拼盘，但
他们都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警察见
状，料定这车“拼盘”有来头，立即赶上
前嘟嘟嘟地吹着哨子，不断挥舞手臂，
吆喝着脚夫小贩让道。车子终于开出了
城。
“约翰，朝右边那条黄土路往前走，

过一会儿就到龙头村了。”后座上的张
奚若说。龙头村距昆明市区八公里。抗
战期间，大批逃难的人来到昆明，住房
十分紧张，加之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许
多人纷纷迁到四近的乡间，龙头村就成
了几所大学与研究机构人员的聚居点
之一。那里没有自来水，没电，物资匮
乏。费正清在美国时就从梁思成、林徽
因夫妇那富有文学性的来信中得知一
二。这天开车的就是费正清。趁着在昆
明等待去重庆的飞机，费正清要抓紧时
间看望这些老朋友。张奚若告诉他，住

在龙头村的有钱端升、冯友兰，不定时
来住的还有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夫
妇不久前才从此处迁往四川。费正清开
车在田野路上疾驶，快到村口时，一只
白色的“羊羔”忽然窜到车前，嘎的一
声，他急忙刹了车。他的视线被那只“羊
羔”吸引住了。原来那不是羊，它嘴尖，
身长，尾巴粗大多毛，浑身雪白，无一杂
色毛，像画片上漂亮尖嘴的银狐。那是
一只名贵的欧洲犬呀。在这穷乡僻壤，
谁家会养这种名贵的宠物？待洋犬跑
开，费正清再次启动马达，把车子停到
了村口。

张奚若引着这一行人在村里土路
上七拐八弯地来到了钱端升家。那是一
间巧妙地利用当地土木砖石临时搭建
的农舍。张奚若介绍，钱家是梁思成、林
徽因设计的。见到费正清这一行老朋友
意外出现，钱端升夫妇喜不自禁。钱夫
人看大家都站着，发窘地说：“你看我们
的桌椅！”

原来，它们都是用洋油桶和木箱叠
起来的。接着，钱端升告诉费正清，梁思
成、林徽因供职的中国营造学社，原先
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大尼姑庵里，前不久

才迁往四川。费正清随钱端升在村里走
了一圈。他们的老朋友们，有的住旧庙，
有的住祠堂，里面菩萨神牌依旧，人们
日夜与鬼神为伍。这些朋友生活之艰
辛，可想而知。眼前的一切令费正清不
禁黯然神伤。忽然，他一怔，他看到先前
在村外遇到的那只白色洋犬从前面跑
过去了。钱端升介绍，它叫“银狐”，是这
里一对犹太老人养的。他们跟冯友兰同
住在一座旧庙里。据说那犹太人早先供
职于德国外交部，希特勒大肆推行种族
灭绝政策后，犹太人逃亡到世界各地。
那对夫妇避难中国，又随逃难人群来到
大后方。龙头村是许多逃难知识分子聚
居地，于是犹太人也择此而居。夫妇俩
只有这只狗相伴，至于他们有没有儿
女，今在何方，谁也不忍心去问。在希特
勒的虐犹暴行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
发生。村里人对这里许多“下江人”（抗
战时，大后方人对逃难来的长江下游沦
陷区诸省人的泛称）不认识，但那只狗
却无人不知。有一次，一位联大教授的
孩子走失了，天黑了还不见踪影，邻居
们帮忙找了许久也没结果，家里人急如
热锅上的蚂蚁。犹太老人知道后，拍拍

身边狗的脑袋，示意它去寻找。那狗呼的
一下蹿出，消失在暗夜，半夜里叼回一只
童鞋，家里人大吃一惊。村里人连夜打起
火把在狗的引领下去找，一路循迹寻去，
终于在荒野中找到了摔滑在深坑中的小
孩。从此以后，村里人便都知道了那对犹
太夫妇和那只乖巧的“银狐”。

看望了龙头村的老朋友们，费正清趁
天未黑，开车赶回城中。此时，增加了钱端
升、金岳霖，总共八个人，“拼盘”顿时变成
了沙丁鱼罐头，车子一颠跳，坐者前仰后
合，左右冲撞。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兴奋地
问长问短，打听旧识的下落与行踪。战乱
重逢，人人都显得异常高兴。

途中，费正清听到车子边门有松动声
响，提醒道：“老金，快把门扣紧。”金岳霖
有眼疾，戴着遮阳帽和茶色眼镜，闻言后
马上把门拉紧。他端详着费正清，发现十
年前在北平自己家中做客的那个年轻留
学生，此时前额与后脑勺已开始谢顶，却
平添了几分学者的气度。

费正清显得很高兴。这次到昆明，他
特别想见到清华大学的朋友们（尤其是
“一琦三孙”）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
清对清华感情尤深。1932年他来到北平学
汉语，之后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用尽，
清华给他提供了一个兼职教席，让他得以
继续学习。对此，他感念在心。清华是留美
预备学校，这里许多人是美国大学培养出
来的，思想生活与他颇多相通。“一琦三
孙”的梅贻琦是清华校长，至于那“三孙”
则是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叶企孙和
逻辑学家金岳霖（字龙荪），三人都是哈佛
出身。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已离开昆明，其
他人有望很快见到了。

车子径往清华校长梅贻琦家驶去。梅
校长今晚要宴请他们。

（三）

陈宇 著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